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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奇妙的字
莊 偉 傑 

一
這 個 字 ，

或 者 說 這 個

詞，極為神秘

極富傳奇極具

魅力，甚至隱顯某種宗教氣味。每個人都有

權利享有這個字。因為這個字，令人輾轉反

側，常常夜不能寐。領會。把握。想吃透這

個字的內涵，難度尤大，甚至要窮盡一生的

精力。於是，學著反覆書寫。好像被某種磁

力牽引，帶著一種美的願望結構佈局，企冀

漸入勝境。就這樣，以手指代筆，以心壁為

硯，以體內的清澈研墨，甚或飽蘸骨血的溫

度，鋪開大地赤裸的遼闊為紙，投入巨大情

感體驗盡情揮寫。多想在經意或不經意間寫

好這個字，多想用盡積蓄的才氣和力氣把這

個字寫成極致。但始終未能盡如人意，有時

適得其反，甚至徒勞無功。得與失、希望與

絕望，常常在時間的鍋碗瓢盆裡搖晃……

二
肉身在火焰上持續蒸發。生命中難以

承受之輕，有突如其來的靈光洞穿而過。或

如醍醐灌頂，淋濕體內自由飛翔的雙翼。騰

挪跌宕。禪定下來。學會安然平靜，學會

調動多元的書寫方式——選擇用楷體波磔運

筆，固然瘦硬剛健，神氣充腴，方正莊重，

只感覺缺乏一縷浪漫氣息；選擇用篆體點線

勾勒，如煌煌金文，具金石味道，但現代人

大多讀不懂，唯有孤芳自賞；選擇用行書筆

法，似有二王風規，露出欣然微笑，確實圓

潤有餘，卻流於媚俗；選擇用隸書狀寫，可

謂風神可餐，流光泛彩，彷彿整齊排列的豎

琴，等候春風協奏；選擇用草意而為，若筆

走龍蛇，天馬行空，似在向塵世表達心性的

自由灑脫，但常常獨往獨來。

三
讀這個字時，像捧讀著一顆心；寫這

個字時，像默寫一部心經。寫成簡體字，分

明是草率的，因為看不到藏在內里的心魂；

寫成繁體字，心確是在了，但要達到形神

兼備，談何容易？一切源自於心。心，可以

容納一切。心

在，一切自然

在。當心在高

處，可能是另

一種深淵。高不

可攀又深不可測。天啟神示。只有聖水沐浴

過的手，才能把人間的至愛寫上天堂。世間

有情。置身其中，人心是一幅斑駁陸離的抽

象畫。為愛涅槃。大愛無垠。

莊偉傑散文詩《一個奇妙的字》欣賞
這篇散文詩的關鍵詞是《心經》，舉重

若輕地托舉一個字。

這不但是一個奇妙的字，更是一個神

聖的字。神聖得像本族的先賢一樣，名頭不

好直說，直說近乎褻瀆；但又不能不說，不

說就是當面褻瀆。莊偉傑只好給它設計一個

詩意的大謎，列出謎面條件，讓慧心人猜出

來共用。這個字因神秘而使自體賦魅，這也

是一個詞——動詞、名詞、形容詞，內貯宗

教教旨，人人皆欲崇而拜之自救多福。人

欲得其內蘊，就反覆寫而不休，手指做筆，

心為硯池，飽蘸骨肉的溫度。未果，焦慮的

願望：“在時間的鍋碗瓢盆裡搖晃……”復

即禪定，以苦行僧的恆心，“以多元書寫方

式”寫下去。用楷書、篆體、行書、隸書、

草書交替著寫這個字，求其動心動情現身。

讀這個字時捧著心，寫這個字，就是默寫整

篇《心經》二百六十個字。這個字近了，

越來越近了……心誠的人還是寫這個字，變

著法子寫。寫簡體，字無心了；寫繁體，心

在字中了。看著這個“心”說心吧，說盡了

心，這個字就豁然而現了。這個奇妙的字，

就是一個“愛”字。“置心其中，人心是一

幅幅斑駁陸離的抽象畫。為愛涅槃，大愛無

垠。”神人共情，就是為了一個“愛”字。

莊偉傑的散文詩與一切文學創作，就是為了

表達神人共情的愛。有了這一個字就有了一

切字。十字架上的愛，佛幡下的愛，聖人筆

底的愛，都彙聚到庄偉傑的散文詩中。因為

他的祖國是釋道儒三教共存，他的旅居國信

奉基督。由此可見此，他的愛是多麼豐足

啊！（呼岩鸞）

（接上期）我不

是沒見過名人，而是沒

見過如此被人八卦的名

人。和麥子老秋他們迎

面走過，我的眼睛裡藏

著克制住的大驚小怪。那一

瞬間，我發現他們似乎不太

注意人群，又好象在躲避路

人的目光。好在我對他們來

說絕對是陌生人，純屬偶然

的坡路相逢。他們不可能

認識我，就像他們不可能認

識熟悉他們的文學青年。所

以，我可以若無其事地盯著

他們看，又不顯得失態。我

在不經意間親眼見到了這對

傳聞中的名人，真真切切卻

已不復年輕。不過，他們看

上去很普通、很低調、甚至

有些抑鬱，哪裡有一絲半點

名人的樣子？

沒過多少日子，我第

二次親眼見到了麥子，還是

在斯特拉菲爾德車站出入口

的同一條坡道上。我走下坡

道去車站入口處，麥子和老

秋倆人攙扶著走在上坡的道

上，步態和表情與第一次見

到時沒啥兩樣，舉手投足矜

持內斂。一回生，二回熟，

這回我們的目光相遇了。我

在打量麥子老秋時，麥子也

朝我的方向看過來，眼神有

那麼一剎那的交集。一剎那

也許很短，短到來不及作出

任何反應。我好象看到了麥

子眼神中的一絲遊移、一絲

迷惑、一絲提防。都說女人

天生敏感，也許麥子想到了

什麼，她會想到什麼呢？

我想起自己在異國他鄉

的這些年，曾經有幾次在車

站等車時，碰到女同胞走上

前來問車次方向，問完之後

她們會沒話找話寒暄幾句，

有說我長得像倪萍的，有說

我長得像鞏俐的，這些完全

陌生的女人像熟人一樣盯著

我的眼睛看，大膽地說出了

她們看到想到的東西。而我

與這對名人相遇的那一刻，

卻沒那個膽對他們說，“我

知道你們的大名，我曾經讀

過你們的詩”。除了眼睜睜

地看著麥子老秋和我迎面走

過，我壓根兒就說不出一個

字來。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

在斯特拉菲爾德車站附近見

過他們幾次，因為我上班的

點是有規律的，上下班都

要走那條出入車站的必經之

路。踩著那個點，走到那個

地方，就能趕上那班車。而

踩點踩准了，或許就能在同

一地點同一時間遇見同樣的

人。遇見不是在做夢，夢是

沒有規律的。

最後一次見到麥子和老

秋，他們快走到車站出入口

坡道的頂端了，而我剛轉彎

走進坡道，看見他們突然停

下了腳步，老秋靠在牆邊喘

氣，似乎有點體力不支的樣

子，麥子在一旁輕輕拍撫老

秋的肩背。我向他們投去同

情的一瞥，想要做點什麼，

我確信他們看見了我的欲言

又止。但我終究沒有冒昧走

上前去，而是繼續走下坡道

去趕火車了。

自那以後，就好些年不

見麥子和老秋了。在斯特拉

菲爾德車站的那個出入口，

那個人群如流的坡道上，再

也沒看見這對相互攙扶著同

行的名人了。漸漸地，再走

坡道時，感覺也開始變化無

常，一會兒高，一會兒低，

一會兒模糊，一會兒清晰，

我恍如走在電影的蒙太奇

里。

直到有一天，無意間

讀到某博客的文章，說是麥

子得癌症過世了。因為她是

個名人，名人的死是會受到

關注的。據說和猜測不知算

不算八卦，據說麥子生病後

遠離人群，更加閉門獨居。

也許她認定同胞們不會帶給

她説明，她也不想從同胞們

美的定義因人而異，如揚名世界的

西班牙大畫家：畢加索先生那些抽象名

畫，在外行人眼中看來全無美感可言？

他的畫作品宛如頑童塗鴉、或傾瀉了整

桶油漆？好好一張臉蛋被扭曲成三角

形，女人姣美的五官卻被畫成歪著長嘴？這算什麼美呢？

現代有某些急功近利的所謂著名「書法家」？這些自

封為藝術巨匠們，連書法基本的「永字八法」都沒時間學

好，就開始以「狂草」揮毫？看來有如張天師畫符？哈！

這類所謂「大師級」的書法家，就是要大家看不懂他們那

些如鬼符塗鴉的「書法」？當然可以騙過外行者，卻逃不

出真正行家們的法眼。

年華漸逝的婦人，不甘於歲月無情的摧殘；為了容顏

或身段，不惜花費金錢去整容、化妝、隆胸、拉麵、針灸

收縮肚皮等等。如是那等賣唱、做戲、歌星、明星或伴舞

為生的女人，擔心其姿色消退而失去謀生本錢，還值等同

情。若是良家婦女們，則是可嘆、可悲的愚昧行為。

要知道人的外相美與醜，根本並無準則；所謂「情人

眼裏出西施」，合眼緣者眼中女人，外人縱然認為奇醜無

比，但他並不棄嫌。夫妻雖有一方醜陋、而情感深厚者，

往往相伴終生到白頭呢。

反而是那些自認貌似天仙的女人，或自持天生麗質，

或不甘紅顏寂寞；在婚姻途上並不美滿。她們不是婚變就

是招引狂蜂浪蝶，深陷桃花陣，夫妻鮮難從一而終。

讀好文章或好詩詞，結尾若圓滿無缺，少了餘韻回

味；如留下空白，餘意未盡，讓讀者有想像空間，這等作

品反而成了佳構。

書畫之重視「留白」，其理相同。畫面若內容太多，

勢必失去平衡感，將原來的「美」大大削弱了。

看中文傳媒的廣告，花錢買廣告者，心想若不用盡

版面，豈不可惜？其實、讀者看到整版被圖文塞滿了的廣

告，大都會略而不看了。

洋文報紙廣告效力強者，他們正是在版面留下了不少

空缺；讓讀者們翻到時，總會瞄上一眼。這類廣告不但字

數少，圖面清晰、美觀大方，反而會收

到極佳效果。

人生總難「萬事如意」，有起必有

落，正如潮水漲退；股票行情、房地產

價格，銀行利息等金融投資相關行業，

也絕不會節節上升，或滑落而一瀉到谷底？

名成利就時，走路自然兩袖生風，快樂歡容難掩。那

些財大氣粗者流，部份是機緣巧合的「暴發戶」；那些人

限於學識、短見在所難免。一旦處順境，便目中無人？逆

境其實早已隱埋著，只是短視者又如何能預知呢？到時、

除了怨天尤人外，受不起打擊而自殺，時有發生。

無論是幸與不幸、是好與壞、愛、恨、恩、怨、美

和醜、禍同福都是相稱相對又相倚；自來都在同一軌道運

轉，絕無例外。可是人們大都患上了「自欺」毛病，都想

著好的一面，又對隱埋的陰霾假裝不知不見。

世間都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事、物、景，當然也不會

有完美無憾的人生；能夠正面多負面少，那就算是大吉大

利了。

強求或妄想，祈禱或頌經，也不管相信那類宗教都無

法改變，這彷彿是定律，是自然的宿命。

月前觀看連續劇集，故事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情侶，本

應順理成章的牽手到老。可卻波折重重，最終痛苦被迫各

自婚嫁。男主角在深深思念不能成為妻子的伴侶時，他終

於悟出了：「天道忌滿、人事忌全」這兩句至理名言。

這對愛到可歌可泣的男女，被迫分離；雖無奈、雖悽

涼；但總算曾經相愛過，彼此相知相惜後再分離，癡愛受

天忌。但彼此餘生中長存記憶深處的是「殘缺之美」的真

愛情。

假設這對苦命鴛鴦、順利結婚之後生兒育女，在漫長

的人生旅途中，難保恩愛長存？說不定也會婚變收場，或

由愛成恨；完美變成醜陋了。

殘缺也是美，正合了人生總有遺憾的道理；只要明乎

此、人世間的負面、醜陋不但能容忍，還含蓋著一份令人

心痛的美呢!

那兒得到什麼。她明知

自己得了癌症，似乎也

不去積極治療，她這是

任憑命運擺布嗎？在麥

子生命最後的日子里，

她越來越遠離說同樣母語的

人群。自她到異國他鄉的那

天起就八卦纏身，這是她的

命，無法逆轉。

麥子死的時候剛滿五十

歲，剛知天命就得了不治之

症，想必與她長期抑鬱寡歡

脫不了干系。我甚至大膽揣

測，麥子她本人是因為不想

被打擾、不想被八卦而遠離

人群的。如果說，薩特的“

他人即地獄”有幾分道理，

那麼越少與人打交道越好。

麥子獨自走完了人生之路，

讓我想起之前在車站坡道上

遇見她和老秋，如同風雨飄

搖中的兩棵樹相互支撐著。

走到最後，人終究是要一個

人走的。

麥子離開人世前的活

法，讓我想起張愛玲這個文

學大才女，身在異國他鄉，

拒同胞於老死不相往來之

境，晚年頻頻搬家踽踽獨

行，最後默默離開人世，死

去數日才被外人發現。麥子

的結局或許要好些，起碼她

很有尊嚴地入土為安了，她

的大理石墓碑上刻下了她想

留給世人看的文字，不是漢

字，而是英文：“飛向來世

的自由的靈魂，你是如此被

人深愛。”石頭上的字堅硬

冰冷，又似乎散發著曾經有

過的溫度。

某天，偶然讀到阿城

寫張愛玲的文字，如醍醐灌

頂。阿城是這樣說的：“對

於張愛玲的死，我其實沒有

資格置喙。我猜張愛玲是一

個有潔癖的作者，這種潔癖

使她最終於生活裡拒絕與髒

或可能髒的人來往。我想我

自己恐怕就是一個髒人，她

不打算與我同類的人來往是

對的。”

又有不知哪個名家說

過，人對他人都有一種窺探

的慾望，都想知道他人的生

活，或他人是怎麼生活的。

當然，窺探的方式不盡相

同，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種

哈姆雷特。近年來網路微信

熱鬧了生活，我讀到了重提

當年與麥子有關的故事，八

卦人物要想不被世人注意是

很難的。但八卦麥子的故事

大同小異，麥子就是麥子，

不是張愛玲，也不是哈姆雷

特。

不知為何，這些年過

去了，我還會想起在車站坡

道上與麥子近距離地迎面相

遇，也許我們的眼神曾有

過交集，因了文學詩歌的緣

故吧。文學詩歌需要想像，

相逢何必曾相識。那種微

妙的感覺只有自己知道，就

像你會對路邊的一朵花、一

棵樹、一隻鳥、一個賣藝人

落淚或傻笑一樣，小小的莫

名、大大的悲憫，都是瞬間

生髮出來的。

如果我身上沒有多少尼

安德特人的基因的話，那麼

八卦的天性復活也屬正常，

於是寫出了這篇本該帶進墳

墓裡去的東西。如果寫作是

一種八卦的方式、一種釋放

的方式，那麼寫完此篇后，

我確實感到心裡舒坦些了。

殘缺也是美
心 水


